县域经济何去何从：是“坐困愁城”还是“奋力破局”？
引言
破题
在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县域发展尤其是后发地区的县域经济正迎来历史性的四大挑战——人口外流、产业空心、消费不振、社会固化。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共同富裕等背景下，县域经济究竟该如何开新局？本文结合近期区域咨询的实践与体会，就县域经济如何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供对此话题感兴趣的领导和朋友参考。
NO.1 背景
新形势下，县域经济迎来历史性挑战
每到岁末年初，关于县域经济的话题总会引起热烈讨论。要么是“县城的真实情况，超出你的想象”式的经济剖析，要么是“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县城”式的乡愁咏叹。县域经济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可能也与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人员流动受限后，将很多原来并不太受关注甚至忽略的深层次原因暴露了出来，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稍微深究一下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与挑战，无外乎有以下四方面：人口外流，尤其是年轻人的外流严重；产业空心，尤其是能提供较高薪资岗位的产业奇缺；消费不振，尤其是消费拉动力强的品质消费发展严重滞后；社会固化，尤其是严重依赖政府部门及相关行业的就业供给。不仅如此，人才外流、产业空心、消费不振与社会固化，又互相影响，致使县域经济陷入到越来越内卷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也是朋友圈热文中经济剖析和乡愁咏叹的共同指向，县域经济似乎没有了未来。
回顾过往，我们发现县域经济并不总是让人唏嘘与失望的。与近两年县域经济发展失速相对应的，县域经济也有过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以蓬勃兴起的乡镇经济、如火如荼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加工经济为依托，县域经济得到了快速迅猛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明星企业和明星县市。县域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荣光。以至于张五常将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称作是中国经济奇迹最重要的底层密码。彼时的县域经济，并不缺人才，也不缺产业，更不愁消费。虽然相应的质量并不高，产业发展也难免粗放，但的确不缺活力，可以说一派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气象！
我们不禁要问，当下的县域经济到底怎么了？如果说县域经济已经生病了，那深层次的病根到底在哪里？
NO.2 剖析
县域经济何去何从：是“坐困愁城”还是“奋力破局”
要探寻县域经济的深层次病因，我们还要回到县域经济在中国经济格局的根本定位上来。“郡县治，则天下安”，不仅是一条历史经验，更隐藏着破解当下县域经济发展困局的密钥。早在1990年，习近平就曾在《从政杂谈》一文中指出：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如果从中国发展总体格局上来看，当下的中国可以说正处于“上半场”与“下半场”交替的关键期。而当下县域经济的很多问题、矛盾和挑战，也正是中国“下半场”发展中诸多矛盾、问题与挑战的最集中体现。
在我看来，所谓“上半场”，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以沿海开放为牵引，中国所经历的“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内地走向沿海，然后融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过程。在这股历史洪流中，人口追着产业跑，产业随着外资转，人才、资金、产业、要素都呈现出“孔雀东南飞”的态势，由此，“南北经济失衡”、“投资不出南宋界”等话题不绝于耳。在这个过程中，县域经济因经济规模受限、高端要素匮乏、营商环境不佳等主客观原因，成为了发展要素与资源的“输出地”，更为严重的是，在近十年来，在线上互联网和线下高铁网的“平台经济”与“黑洞效应”双重作用下，县域经济所赖以发展的高级别要素如人才、有竞争力的产业环节以及中高端消费能力，都在呈现加速外流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延续中国发展的“上半场”逻辑不变，县域经济可能会越来越“坐困愁城”！
所幸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部署，这有望开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发展的新逻辑，笔者将之成为“下半场”逻辑。所谓“下半场”逻辑，在笔者看来，就是在上半场“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内地走向沿海，然后融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构建另一个“从城市走向乡村，以沿海辐射内地，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发展循环。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大政策的指引下，县域经济的“纽结”价值将会被再次激活。如果能审时度势，顺应新逻辑的发展要求，县域经济完全有条件、有机会、有能力实现“奋力破局”。
NO.3 洞察
创新发展，主动融合新发展格局
是县域经济开新局的唯一出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新形势下，县域经济并不意味着只能坐困愁城、只能“内卷”和“躺平”，而是完全有机会、有条件实现新的发展的。但这就必须要深刻理解新发展格局，深刻领会中国发展的“下半场逻辑”。
“下半场”和“上半场”逻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以“上半场”所形成的优势和形势为基础的。新一轮的“以城带乡”并不是资源、产业、人口的简单回流，而是要建立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势互补、产业链深度嵌入的城乡一体新发展格局。
在这一发展新浪潮中，县域经济要想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就需要在以下三方面进行理念更新：
第一，要树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放发展思维。在今天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进群入圈”已经成为每一个城市尤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时代必答题。有必要打破原来的“我有什么，就发展什么”、“我只要比周边县市有比较优势就好”的封闭思维，要站在都市圈和城市群的视角下，用“别人需要什么，我就来努力做什么”的思维来重新评估自己的资源价值和发展定位。用“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的观点锻造自己的“优势长板”，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利用“极点”思维千方百计的锻造自己最富竞争力的“发展极点”，然后以点带线辐射面，与周边城市进行有效协同，用自己的长板协同别人的长板，用别人的长板补齐自己的短板。在这方面，必须要破除相对优势打造的传统观念，用整合别人打造绝对优势的理念，来让自己进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循环中。
第二，要树立“高级要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产业发展观。对产业发展而言，在数字经济持续深入发展的推动下，产业高质量发展已经越来越从初级消耗型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推动发展的阶段，过渡到靠高级赋能型生产要素（数据、技术、知识等）推动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就普遍规律而言，消耗型生产要素越用越少，而赋能型生产要素是越用越多，越用价值越大。对县域经济发展而言，需要破除原来过度依赖初级生产要素推动的产业发展方式，需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所衍生的高级赋能型生产要素的创造性利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破除产业空心化的顽疾。
第三，要树立“高品质城市经营”的城市发展新理念。就城市经济发展而言，过去主要靠新城区、新开发区、新社区开发来推动城市空间的规模扩张，用空间扩张来进行初级的人口集聚。而在新的背景下，县域经济要高度重视高品质城市消费综合区的建立，用对标一线城市的品质消费街区和城市，来激活县城的潜在消费力，通过极化发展，梯级推进的方式，激活县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NO.4策略
县域经济开新局的“五破策略”
“五破策略”——区域定位破圈、产业发展破局、城市建设破格、乡村振兴破题、社会发展破卷。
就具体的策略上，县域经济如果能够深入领会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将上述三新理念落到实处，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五方面进行具体谋划与布局，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实现“定位、产业、城建、生态与消费”五个轮子一起转：
第一，定位上要破圈。客观来讲，一个县的财力非常有限，很难做到全面出击。最好的方式是点式突破。这就要求县域经济在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定位上要聚焦，对特色和个性的选择，要打破县域经济框架，站在服务所在城市圈和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千方百计地做出特色功能，塑造自己最有“权威性、唯一性、排他性”的“绝对优势点”，按照“别人需要什么，我来做什么”的方式，锻造自己最有竞争力的“长板”，通过加入区域大循环为县城引入经济活水。
第二，产业上要破局。县城如果没有相对高薪的增量就业机会引入，就只能是内卷再内卷。那么在产业发展上，就不能仅仅盯着现有的“三瓜两枣”的存量，而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新职业的谋划与发展。引进未来有发展前途的数字经济“外包型产业”—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飞手、特色农产品或手工艺品直播等（高科技中的人工密集型环节），将原来“人追着产业跑”的“打工经济”变成“产业引人回流”的“创业经济”。为县城注入增量产业和适宜的就业机会。
第三，城市发展上要破格。通常来讲，一个县城的人口规模大多都是10多万，但县城的教育、医疗等综合配套却不能简单就县城做县城。而是要考虑县域乃至市域的消费规模与潜力而统筹规划与布局，尤其在教育和医疗配套上，要敢于提质升档，在我们咨询过的不少地方，已经靠医疗综合体、教育综合体的创新发展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就空间上来讲，需要摒弃“摊大饼”到处批地建新城的粗放式做法，而要千方百计做大做强“城关经济”，最好能将优质配套一站式配齐，形成集聚发展的优质区，从而激活那些还没有被激活的消费潜力，让一线城市回流的人有回乡落户的信心，让当地居民有信心和自豪感，提高当地人发展的精气神，应该是县城城关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四，在乡村振兴上要破题。正如上文所述，在“从城到乡”的新经济大循环中，推动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高级赋能型要素。作为“纽结”型的县域经济，就需要成为城市支持农村的关键枢纽点，创造性地吸引科技、人才尤其是相对高薪的就业岗位的回流。另外一方面，要充分整合现有乡村优势资产，创新乡村振兴思路，着力做优做美“生态经济”，让“青山绿水”通过系统化的生态化开发机制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第五，在社会发展上破“卷”。从当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最大的问题是就业岗位基本围着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转、年轻人外流严重。要从根本上破除这两大顽疾，还必须要在数字新职业引进、创业经济激活、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下足功夫，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对数字经济新职业的创造性发展，如果能够实现在家门口就能和去一线城市打工有相近的薪资和岗位，再加上可以不用考虑异地分居、子女教育和老人养老等方面的负担，那是多少流出多年的当地游子的“幸福生活理想”！
总之，县域经济并不是无药可救，相反如果能够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创造性地从区域、产业、城市发展中多想办法，一定能够找到破除“内卷”和“躺平”的办法，实现县域经济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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